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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科幻更多是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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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的思想性还不够对话作者

韩松，科幻小说家，出
版作品《火星照耀美国》

《红色海洋》《地铁》等十余
部，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全
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京东
文学奖等。

韩松的办公室令人叹为观止。办公桌、沙
发、地板、窗台、墙角……满满都是书，堆得肆
意、放任、危险。最夸张的时候，整个空间几乎
被书埋起来。韩松坐在遮天蔽日、混乱无章的
书的茂林里，一手做新闻，一手写科幻，一副“时
人不知余心乐”的怡然自得。

韩松现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兼
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他的另一重更知名
的身份是科幻作家，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并
称中国当代科幻“四大天王”。

他读书涉猎宽泛，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
学……无所不包。尤其嗜读展现当今科技最新
发展的各类著作，还会将《参考消息》上有关前沿
科学动态的文章制成剪报。谈到近年来长足发
展的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宇宙科学等等，韩松展
现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科幻作家的深思熟虑。

“人工智能和人结合在一块儿，那就是非常
大的进化。比如在你的大脑里植入一个芯片，
已经有人在实验脑机接口。当人工智能和大脑
结合，一个晚上就能把原来读十年大学的书都
输入到大脑里去。那么人类就会进化得非常
快，世界的改变也会非常大。”

在被问及他与刘慈欣合编的《给孩子的科
幻》时，韩松说：“这本书叫《给孩子的科幻》，这
本书不应该是那种很低幼的、以孩子的口气写
的科幻。其实现在国内的很多科幻征文，都是
面向中学生、小学生的。跟我们当时一样。最
近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征文，寻找中国最科幻的
少年，参加征文的以小学生为主，最后得奖的都

是 9 岁、10 岁、12 岁这么大的小作者。我是评
委，征文里边好多好多写得可深刻了。死亡、痛
苦、对未来的忧虑，都用科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韩松看来，科幻小说其实是一种“现实主
义文学”，它想象的是一种未来的现实，而所有

未来的现实都由今天的现实所延伸、演变。许
多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它所暗藏的社会伦理
问题，许多年前早已由科幻作家发出预警。

韩松也是我们拍摄过的最“壕”的作家，但
凡心仪的书籍，他会购买两本以上，一本用来读

写画，一本用来保存。因为空间不够，书堆放起
来以后不好找。解决的方法却是购买更多相同
的书……这看起来很悖谬，就像韩松最喜欢的

《水浒传》，妙就妙在“它能把很多矛盾的东西融
合在一处”。

记者：办公室里的书怎么堆成这个样子的？
韩松：不知不觉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因为

没地方放，就随便开始乱放。好多时候也能找
着。另外呢，好多书我会买两本。一本用来读，
用来写写画画，另一本保存起来。问题是，我家
里的书比这儿还多呢。这里已经是清过一遍
的。以前书堆得很高，几乎把整个办公室都埋
起来了。现在为了防火，因为书太多有安全隐
患，已经清理得相当干净了。

记者：凌乱的书房让人感觉更加放松？
韩松：应该是啊。太整齐了，会有种束缚感

吧。
记者：哪些书是您经常翻阅的？
韩松：那就是放在桌面上的书。科技方面

的书会看得比较多。政治方面的书会经常去
翻。还有一些历史书。

记者：科幻小说当时从哪里读到？
韩松：《科幻世界》。印象深刻的有叶永烈

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
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记者：现在书的来源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韩松：以购买的居多吧。有政治方面的书

籍，有经济方面的书。再就是历史方面的书比
较多一些。也有文化、军事方面的书。刚在放
映电影《决战中途岛》，我把跟中途岛相关的书
都翻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我发现我买了好多
跟中途岛有关的书。

最喜欢的水浒人物是鲁智深

记者：您平常会阅读哪些报刊杂志？
韩松：原来我们都订《南方都市报》《南方周

末》。因为我以前有那种劲儿。我们以前专门
去南方都市报社学习过。当然现在各种报纸还
是会翻阅。因为现在消息都很快。每天的消息
其实就是那么一些，新华社得到的信息也很快，
只不过有的报得不是很快，或者有的没有《南方
都市报》那么详细。

记者：这里有没有您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
对个人比较珍贵的书？

韩松：刚才说的比较好的书我会买几本，这
是我觉得比较珍贵的。比如远藤周作的《沉默》

《深河》，我各自买了三本。买了第一次，很快又
买第二次，然后又买了第三次。还有些科幻的
书，像亚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另外比
如加缪的《局外人》，我都不止一本。《聊斋志异》
我也有三本，办公室放一本，家里放两本。《水浒
传》我有好多套。《水浒传》好有趣呀，它把各种
各样的人都写在里边了，人和人的关系，爱恨情

仇，又有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又有宋朝的市井
文化，妙趣横生。它很真实地写出了这么一个
国家当时的情况，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种劲儿。

记者：《水浒传》里边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韩松：鲁智深。他是啥都不吝，做了和尚还

要喝酒吃肉，看到不公平就一顿拳脚。他最后
应该是修成正果成佛了。《水浒传》的妙处在于，
很多貌似冲突的东西，它能够融合在一起。包
括故事本身也是这么一个结局，造反的最后会
归顺，归顺之后的结果又不是很好。它始终在
矛盾中转换、转换、转换。这是《水浒传》特别妙
的地方，每个人的身份都在不断地转换中。

记者：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今中外任何一个
时代，您最想去谁的书房探访？

韩松：苏东坡吧。我最想看他当时看过什
么书，为什么他写的诗词那么精彩。外国作家
的书房，好多日本作家的书房我特别愿意去看
看。但是我又不懂日文。

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科学的现状

记者：您是一个文科生，却一直对科学类的
书籍保持兴趣吗？

韩松：我觉得科学这个东西，跟文科理科没
有必然的关系。作为一个正常的现代人，应该
了解最基本的科学技术的知识。你不可能成为
专家，但你要对目前这些科学技术的现状，它最

基本的原理和趋势，主要的内容，都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这个是不应该有区分的。在这一
方面，有的国家做得比我们要好。

记者：您从哪里获取最新的科学资讯？
韩松：首先是读书，然后有杂志、报刊。《参

考消息》上有很多关于科学的文章，我都会把它
剪下来。还有就是在社会上跟人接触，去采访
的时候，有时能接触到科学家。另外还可以通
过学习，我们有一些机会进修，也会有一些科学
的课程。

记者：这几年有哪些您特别关注的科学方
面的进步？

韩松：生命科学方面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基因技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现在基本上
进入到一个给人制造生命的阶段。人工智能这
几年发展非常快，大家有目共睹。再有就是一
些技术科学，比如对宇宙的了解，对宇宙起源的
认识，这些年也是在进步。

科幻作家大都是根据这些在写作，而且跟
得非常快。比如这本书《生命 3.0》，好多人推
荐。霍金推荐过，埃隆·马斯克推荐过。生命
1.0 指的是自然的生命，一个细菌，一个最初的
植物，完全靠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养护。到了人
类这个阶段就是生命2.0，人的生命可以靠文化
来传承，不完全依靠自身的基因。生命3.0意味
着人可以重新设计、制造生命，以此来操纵生

命，实现进化。

中国科幻的思想性还不够

记者：您的作品两次获得“星云奖”，有没有
考虑过做专职的科幻作家？

韩松：没有考虑过，现在都没有人会考虑去
做专职的科幻作家。全国也很少专职的科幻作
家。科幻更多是一种兴趣，它不是谋生的手
段。相对而言科幻文学还是小众，它没有青春
文学、侦探推理小说，也没有玄幻小说那么大的
读者量。

记者：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科学家和人文学
者一直是持有比较对立的观点的。

韩松：这种情况其实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一
直都存在。每一种新技术出来，都有人会担心
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每一种技术都有这两方
面。既有巨大的进步，也有巨大的毁灭的危
险。科学家也需要关注这两个方面，不能只是
谈一个方面。人文文学也应该看到两个方面。
将不同的声音结合起来就会更全面。科幻会把
两种声音结合起来。它既会描绘一种非常灿烂
的乌托邦，它会设想一种技术，解决资源能源问
题、粮食问题、气候问题。在描述这个的同时它
会提出这里边隐藏的危机。

比如说正在看的这一部叫《自指引擎》。这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我都看不太懂，一个叫
圆城塔的日本人写的。他讲未来就是讲人工智
能。完全就是一种非常异样的话语体系，跟我
们平时看到的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小说、报告文
学都不一样。读这个书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位生
活在古代的读者，有人突然把我一下带到现代，
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既让你好
奇，又让你恐惧，又像吸毒一样的让你迷恋。读
到这本书，我头一个想法是，它很哲学。难怪日
本人可以连续十九年拿到十九个诺贝尔科学
奖。它跟这种小说体现出来的想法是有关系
的。日本的科幻动漫也很发达，比如《攻壳机动
队》，背后都有很哲学的东西在里面。不像我们
中国很多科幻小说、电影，就是一群机器人打来
打去，外星人打来打去就完了。

记者：所以您觉得现在中国科幻的短板是
什么？

韩松：就是思想性还不够。为什么说科幻
像儿童文学呢？就是这个问题。一看，不就是
讲这些事儿吗？太肤浅了，你这个就是写给小
孩儿看的。不像主流文学那样，有很深刻的东
西，有思想含量。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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